 通往真實的路
「疲憊的生活壓的我喘不過去。我真的好想休息，好想。」我一邊想著一邊踱進一條我從未踏入的小巷。看到路邊有一個小小的有應公廟。我看著他，嘴裡自言自語:「神啊，要是你真的存在的話，就現出點神蹟來啊!我想要這幾天可以過得只要吃跟睡，能嗎?」

  風從街頭刮到街尾，更顯這條街的寂寥。「果然什麼都沒有，真是沒用。」我抱怨。

  走著走著，我發覺我迷路了。好不容易看到一個路標，沒想到上面卻寫著。

「想輕鬆嗎?」綠色的底白色的字。我有點嚇到，莫非剛才對有應公的諷刺祂聽到了?

這裡好毛!我趕緊離開，去找下一個站牌。

走著走著，我看到一個穿著很破舊衣物的人從對面走來。我想避開他，沒想到他卻走到我面前，對我說:
「想輕鬆嗎?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吧!」瞬間他從他口袋掏出了一個面具，壓到我臉上，我昏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甦醒了。我沿著路繼續走。這條路非常美，一路筆直向前延伸到天際。我看了看路旁，不巧路旁有灘水漥。我湊了過去，卻發現....

我被那個老人變成了一頭豬。

第一天

我走著走著，這條該死的路上沒有半戶人家。完全只有一條筆直的路。兩旁全是雜草叢生的草坡，我試圖往回走，卻發現景色完全一模一樣。這是一條往前和往後都會通往同一個方向的詭異之路。我沒有選擇，只好繼續走。我雖然被變成了豬，但我實驗了一下，歸納出了幾件事。

關於新身體的幾件事:

我的記憶跟智商都沒改變。
我是頭漂亮的山豬，鋼刷般的鬃毛加上美麗的獠牙，說實在，挺帥的。
我可以說人話。

我走著走著，這條該死的路上還是沒有半條路。終於，我看到了一條岔路和一個告示牌。

「往時間城」
再走在這條大路上也不是辦法，我只好到處闖闖了。

     這條小路只有60公尺，隨後是一個在山丘上的隧道。走在隧道之中，我眼前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然而我的雙耳卻非如此。我聽到各種滴滴答答的聲音，好像我走在黑漆漆的鐘錶行裡一樣。這些令人發噱的鐘錶聲，有高、有低、有急、有緩。有像快爆炸的定時炸彈一般令人顫慄，也有像擺鐘一般令人窒息。我越走越快，企圖逃離這個由時間的聲音組成的牢籠。到了盡頭，我衝了出去。

「浪費時間是所有支出中最昂貴與奢侈的花費。」—某人

 我看到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城市，此處到處掛滿了時鐘，每走幾步就可看到一家鐘錶行。在街上，沒有一個人是用走的—全部都是用跑的（在跑的過程他們還會看手錶）。我感受到了一般城市特有的喧囂與緊湊，但這座城市彷彿被上緊了發條一般，每個人都散發出中邪一般的緊湊。我不禁感到好奇，與一般城市不同的是，這座城市中似乎沒有人是不趕時間的!窮人在路邊追著每個經過的路人討錢（因為每一個路人都用跑的）。富人同時使用三台手機邊談生意一邊吃午餐。「真的沒有閒下來的人嗎?」我往這個城市的核心走去。看著路邊奇怪的招牌。
「10秒上桌義大利麵—保證快速」
「30秒完成一天所需的睡眠術教學補習班」
「快速沖洗浴缸—洗一個熱水澡只需要10秒」
「根據研究，一周不吃飯可以省下5小時—立即使用此藥丸，可一周不須吃飯」
 沒錯，這個城市什麼都講求效率。時鐘到處都是。只要你能想的到的省時法門這裡都有。省時固然好，但我還是覺得這個城市非常弔詭，卻說不出為什麼。我走進一家30秒睡眠補習班參加免費試聽，體驗一下一天只睡三十秒是怎樣的感覺。

「我今天要教的是如何一天只睡三十秒的快速睡眠法保證可以替各位省下很多寶貴的時間大家現在要注意我怎麼做首先先把頭跟牆壁呈七十度角...」我完全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他在六秒之內說了六十二個字，連個逗號都沒有，誰的聽懂?驚訝的是我身旁的同學真的聽得懂。
砰一聲，全班同學每個都像被子彈打中腦袋一樣倒了下去昏頭大睡。留下我一隻豬驚訝地看著這不可思義的事件發生。30秒之後，老師跟他的計時器同時甦醒。

「下課同學」這次一樣是一口氣講完，為了省時不僅沒逗號，連句號都沒有。

為了弄懂為什麼，我往市政府走去。

    幾分鐘之後，我踏進市政府，差點被裡面幾乎是以百米衝刺速度狂奔的公務員撞倒。我強行攔住一個公務員:「帶我去找市長!」那公務員被我的容貌嚇了一跳，隨即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恢復並告訴我九樓唯一的一間辦公室。

到了市長的辦公室。不知該慶幸還是不該慶幸，他大概是這個城市是唯一一個悠閒的人。他熱情地邀我座到沙發上與他閒聊。
「我們已經好久沒有外地訪客了，歡迎來到時間城。你找我有什麼事呢?」市長從容地說。
「為什麼這裡的一切都過得那麼快，人們連睡覺跟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他們在忙什麼?」我問。
「效率啊!年輕人，這是一個凡事都講求效率的世界，只有更有效的把握現在的每分每秒才可以替這個城市開創出更美好的未來。」市長一副理所當然地說。
「那在你眼中，怎麼樣才算更美好的城市呢?」我繼續問。
「當然是一個更快速更有效率的城市阿!」市長對我問出這個問題感到有些詫異。「想想看如果現在的每一件事在未來都只需要一秒鐘就能完成，那人類不就有幾乎所有的時間來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了嗎?」市長雙眼放光。

「假設你因為服用我桌上的藥丸而避免一天的飢餓，你會拿省下的時間來做什麼?」市長接著說。
「恩....我會找一個公園，坐在長椅上好好地慢慢享用我的午餐?」我說。

市長看著我，像一個心理醫生在看一個無藥可救的病人一樣。

市長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對我說:「你走吧，我沒空回答你的問題。我還有很多事要忙呢，我是專門為你而慢下來的。」市長開始他的工作，然而他的每一個動作快得不得了，比我見到的任何市民還快。「你快走吧，像你這種不珍惜時間的人不配待在這。」
「還有，這個城市沒有公園和長椅那種浪費時間的東西。」市長邊打電話邊跟我說。「送你一句忠告:守時永遠是最好的品德。」市長說。「桌上的手錶就拿去吧。」市長把錶帶在我的豬蹄上，作為餞別禮。
我走向來時的路，在充滿時鐘的隧道門口停下。我回頭對著這個城市大喊:
「如果我有一天的時間，我以正常的速度好好的過一天!」

 一個轉身走進隧道，不知不覺之間，我加快了我走路的速度。

第二天

    回到大道上，隨便挑了個方向走；反正這條路往哪走都一樣。我在不知不覺之中，走得越來越快，不知不覺我跑了起來了。我突然意識到我的行為不僅很盲目，而且還很累。就在我趴在地上喘息時，我看見了另一條小路。
「往民主的小島」路牌寫著。本來是藍色的底；如今再看，似乎又綠了。

這個街道的市容比充滿時間的時間城正常多了。唯一比較不一樣的是，這個島城似乎非常熱衷於政治。各種抗議、遊說、學運、政治人物看板跟便利商店一樣充斥大街小巷。我好餓，於是我站在早餐店旁靠喝水配香味充飢。
「年輕人啊，你是不是沒錢吃東西?你等下跟我一起去參加抗議，我就請你吃一頓好的。」老闆遞給我一份三明治。
「可是我只是頭豬....」我說
「那有什麼關係~我們這可是最民主的城市ㄟ。就算你是豬，也可以參與政治的歐。」老闆說。
「那我們是要去抗議什麼議題呢?」我嘴裡塞滿三明治，勉強的問老闆。
「跟我來一次你就知道了」老闆說。

「不關心政治的人下場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柏拉圖

 老闆帶我到一個大型露天廣場。「拿著，待會站在高台的人揮什麼顏色的旗子就跟著揮就對了。」老闆塞給我各種顏色的旗子，數目多到都可以湊一道彩虹了。站在高台上的人開始講話。我雖然似懂非懂，但他的言語中似乎帶有某種魔力。「讓我們一起為這個民主島城的明天奮戰吧!讓我們為民主這個崇高的理想戰鬥!同志們，揮起你們藍色的旗子吧!」站在高台上的人奮力斯吼。全場市民無不沸騰，好像聽演唱會一樣瘋狂搖擺。「能為這個島城的明天奮鬥真的是太棒了，老闆謝謝你!」我感激的說。老闆說:「等等，還有更精采的呢~」
突然，一群帶著綠旗子的衝上高台，把藍色的演講者推下高台。綠色演講者搶過麥克風，說了一大段話。我雖然聽不太懂，但他的言語中魔力似乎又更強了。我們再度配合高台上的人們舉旗吶喊。一整天下來，高台上的顏色換了四次。我和老闆都累翻了。老闆好心的請我吃了晚餐。在晚餐中，我跟老闆乾杯，「敬民主。」我說。老闆開心的建議我不如在這住下來，一同為這座島城打拚。於是我就在這久住。漸漸地我也染上屬於自己的顏色，與老闆的顏色不同，於是我們也漸漸仇視起來。
 有一天當我在銀色地區為島城的未來「努力」時，我看見老闆那紫色渾蛋竟然衝上銀色高台把我們的人推了下來。我怒不可扼，瞬間我帶著一桿亮銀色的旗幟殺上台，並把老闆和它的顏色推了下去。「這是銀色!為民主奮戰!」我高舉銀色旗幟像個演講者—群眾也跟著我一起跺腳吶喊，我們是民主的戰士。在激動之餘，我從攝影機鏡頭的反射看到自己這張豬臉。

    我突然好像懂了什麼。再看看台下其他顏色的人—挖賽，全長跟我一樣。我在高台上，看著隨我起伏的群眾；不禁有一點同情他們竟然跟著一隻豬一起為「民主」的明天奮鬥。
 我默默地走下台，默默地離開這個城市。臨行前，我對著五顏六色廣場看了最後一眼。曾經我有著與廣場上那群喧囂的群眾一樣的激情。但如今這一切卻不再具有任何意義；路旁的紀念碑刻著大大的民主兩個字，究竟民主真正的模樣是怎樣呢?
  我靜靜地看著高台上的旗幟由藍轉綠，再轉變成其他的顏色。然而群眾的相狀卻絲毫沒有改變，或許問題並不是出在顏色...而是出在群眾呢...

我再度踏上大道。

第三天

在經過長途跋涉之後，我看見前方一隻母豬。我迫不及待的想去會會她，因為他是這幾天我這幾天唯一在路上碰到的生物。不知怎麼的，每當我一加速，她也跟著加速。我總是追不到她。她跑著跑著，突然轉進一條小岔路，我跟著跑了進去。

「愛琴城」小岔路的盡頭是一個富麗堂皇的城門。由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城門雄偉的矗立在我面前，城牆邊種了各種顏色的玫瑰。街上的路人鮮少形單影隻，多為一男一女走在一起。街上就像最浪漫的歐式街道，不得不說，這是我看見最浪漫的城市。誤闖仙境的我找了個情侶較少的地方坐了下來；享受著花香與遠處傳來的優雅小提琴聲。
「要是我沒被變成豬就好了?若在這能碰到自己的真命天女該有多好~」我看著路邊的玫瑰，感慨的想著。
「你渴望愛情嗎?」一個老人冷不防從我旁邊出聲，嚇了我一大跳。
「我當然阿，老頭你是誰阿?」我說
「我是月老，明天來找我，或許我可以成全你的願望歐~」
月老留下了一條地址。

隔天，我沿著老人留下的地址找到了老人。老人住的地方是一個高聳入雲的高塔，一樣由純白的大理石建造，豪華的不得了。我每走近高塔的大門一步，對老人的敬意便更加一分。上了塔頂，進入一個小房間。我看見了數不盡的紅色絲線由屋頂的塔尖輻散出去，彷彿這裡是整個城市的電塔一般。老人領著我去找屬於我的紅線，我找到了一條紅色毛線，末端有個小標籤寫著我名字，另一端連著我的心臟。
「現在暫時找不到與你相配的紅線。」老人緩緩而慈祥的說。「之後如果找的的話會幫助你繫上的。」

 之後我天天都去拜訪老人，幫老人工作。老人告訴我這座城市是為每一個戀愛的人而建的，所以整座城市只有一對對戀人。
「那分手的呢?」我說。
「紅線會斷裂，在雙方的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痕嘍」老人彷彿已經看破紅塵，對此他只是輕輕帶過。

 某日，我走在街上，看見一個年輕人心臟的位置只剩一個透明窟窿。他雙眼無神，精神憔悴地站在橋的扶手上，隨時可能墜落。

「這位帥哥，發生了什麼嗎?你的心臟怎麼不見了?站在橋上很危險阿，快下來!」我說
「我的心早已被她帶走。」帥哥說。「她奪走了我的心，我活不下去了....」帥哥從橋上跳了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他的血與肉如顏料一般四散。化為一朵朵鮮艷的玫瑰...

 過沒多久，又有一個心只剩一半的年輕女子走上了橋，我企圖阻止她....「愛情不是人生的全部阿!」我說「別做傻事!」
「沒有痛過的愛，不是真愛!」她推開我，奮不顧身的跳了下去。一朵紅色的玫瑰又長了出來。
 橋底下的紅玫瑰像湖一樣遼闊，如果每一朵都是一個為愛殉情的人....我不敢再想，決定去詢問老人這裡的由來。
「那條橋常常是失戀的人結束生命的地方，死掉的人會化為玫瑰花。這就是這座城的習慣。過一陣子你也會習慣，愛情之所以可貴就是在於他的難保存阿~」老人說。

 走在街上，我的目光開始不再留意於各處精美的建築，反而仔細觀察了每一個情侶相連結的紅線。或許在老人身旁工作了幾天使我能感受到連結情侶兩顆心之間的紅線；我仔細觀察各種情侶，各種紅線。有些像亂麻一樣剪不斷理還亂；有些雖然簡單明了卻像船隻的纜繩一樣堅不可摧─但多數的紅線往往是一邊堅固牢靠，另一邊已經逐漸鬆脫。

一些關於紅線的小事:
一但完成繫上，便難以解開
一但開始鬆脫，便難以綁緊
兩端都繃緊，線遲早會斷裂
兩端都保有空間，兩人便遠無法走近，下場亦是鬆脫。

  一對男女又在我眼前上演情侶爭吵的八點檔戲碼。他們的紅線先是由逐漸鬆脫變成異常緊繃，接下來因為紅線經不起拉扯而斷裂。雙方的占有欲讓紅線斷開，兩人的心也如被打碎的瓷器娃兒，碎滿了一地。女孩用手堵住傷口，衝向愛琴城的大門。在跑的過程中，她的血並沒有因為她堵住了傷口而止住。每當她撞見一對情侶都令她的傷勢加重。一步，兩步，就快出城門了，就快逃出愛情的掌控了，就快贏回自由的心靈了!一支箭從天上射來，命中女孩的傷口。月下老人帶著邱比特的弓與箭出現。我躲在樹後靜靜的看著一切。老人走到女孩旁收回了紅線，然後他顯然對他做得事很滿意。他引吭高歌:

愛琴城阿愛琴城，裡面的人想逃出去，外面的人想躲進來。

愛琴城阿愛琴城，相戀是天堂，相處是凡間，相怨是地獄。

人因愛情而偉大，人因愛情而愚昧。沒有愛情是寂寞，有了愛情是奴隸。

愛與不愛，恨與不恨，虛無飄渺的感受卻能造成最真實的傷痛，這就是紅線，這就是我，這就是愛!!!
因易碎而珍貴，因淚水而唯美。只有人的眼淚，才能使愛更加的高貴阿~

老人說完之後，忽然轉向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一條紅線綁在箭上射入我的胸口。「你也逃不了愛情的掌控，即使你被變成了豬」老人對我說。一步步靠近我。
「老頭，把這狗鍊拿開，這根本就是你奴役凡人的陰謀!!」我說，我向他跑去，把屬於我的紅線用他腰上的剪刀剪開。
「你這是在自殺。」老人說「在這個城拒絕愛情的人若不快點把線重新綁上就會變成玫瑰花。」
我視線逐漸開始模糊，在模糊恍惚之際眼睛只剩不遠處的城門。我開始跑向城門的末端，拚命的跑，老人反應不及，在後面苦苦追趕。
就在我快要變成玫瑰花的那一刻，我摔回了大道上，離開了一個最甜蜜的陷阱。

第四天

我在大道上走著，無意間發現經過這幾個城市洗禮，亦或是魔法也有效期限，我變回人類了。而總是一路延伸到天際，沒有半戶人家的大道也接回來我所熟悉的街口。

[bookmark: _GoBack] 我帶著欣喜衝回家，這一切都結束了。我向神許願可以只要吃跟喝就好結果被變成了豬。闖進一個活在未來無法享受當下的時間城，一個盲目與被操弄的民主城，還有一個好像很美但其實是萬劫不復的陷阱的愛琴城。度過了這些難關，我似乎也成熟了不少呢。
新的學期，新的開始。我來到學校。老師說:「快學測了，要好好考試，進好的大學.....」
「然後進好的公司，賺錢養活自己，養活爸媽，建立家庭，教育兒女，在。.....」同學們異口同聲的說著，彷彿被催眠一般。

「不是吧...老師你不是說過要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專長，然後去追逐自己的夢想，開創自己的天地嗎?」我說
 不等老師回答，全班同學已經上來圍毆我，我被推到在地。同學們環繞在我旁邊，不停的踹我。
「一直以來大家都是這樣，你憑什麼改變?等我們以後有車有房有嬌妻的時候，你就會因為追夢失敗在街頭當乞丐。」同學A喊道

「我一出生就注定要完成我爸媽乃至我家族的使命，走別人幫我規劃好的路又怎麼樣?
我就是適合一輩子被別人牽著走的人阿!」同學B說

「你找的到屬於你自己的路就了不起阿?我們從小就是活在家長與其他人的期望之中，我們本來就是屬於他們的黏土，隨他們塑造。我本來就是他們本人的延伸!」同學C一邊說一邊踢我。

「你憑什麼改變大家公認的幸福公式?那可是我們從小到大堅守的價值觀阿!一路在架好的軌道上不斷向前擠，把他人踩在腳底。能夠養活自己才是王道阿!」不知道是誰吼道

我努力的爬出同學的包圍圈，站上桌子。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能夠思考，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我說
「只有畜牲的命運才是一出生就被定死的。所以如果你是個人，就別像條狗一樣只知道求溫飽跟對主人搖尾巴。」我激動的說。「是個人就該試著回答自己是什麼，自己來到這個世界想要做什麼。不是只....」
 同學們各各摀緊耳朵，彷彿這樣聽不到真相就存在一般。
我繼續說，直到全班的每一個同學瞬間都停止了動作，接著像個不穩的酒瓶般倒下。如玻璃一般碎裂於地板上。他們每個人都只有一層空殼，彷彿只是個瓷娃娃。
一陣碎裂聲過後，教室只剩我，還有老師。
老師開口說話了:「我就是把你變成豬的那個有應公，你們這些凡人來求我的東西總是如此愚眛。這次我會讓真的回到原本的世界，如果你沒有從這幾天之中學到什麼，那就會跟你的同學一樣，只是個空殼，對自己與自身所處的世界一點都不了解。」

 藍天，我第一眼看到的事物。我坐了起來，在我身旁是個有應公小廟。我急忙站起來離祂遠一點。我回到了我熟悉的世界，卻又不再是我熟悉的世界.....
